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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显生活　随性灵动 

———汪曾祺散文创作论

王艳蕾

（福建江夏学院 人文系，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１０８）

［摘　要］汪曾祺的散文创作秉承传统儒家的文化人文精神，生动展示了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和百姓日常生活，个性特征鲜
明，文化意蕴醇厚；他将传统绘画思维融入散文创作中，以画造境传情，语言随性灵动却不失质朴通俗，成就了其散文独特的

艺术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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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界涌起了一股“散文
热”的浪潮，散文成为文人和读者竞相追逐的对象，

其影响颇为壮观。这一时期，汪曾祺开辟了独属于

自己的散文空间，凭着对生活独特的审美感悟，写

凡人小事，记民俗乡情，谈虫鱼花鸟，考典故辞章，

以随性灵动的艺术神韵昭示生活，成就了当代小品

文的经典和高峰。本文拟从汪曾祺散文入手，对其

散文独特的审美理想、文化意蕴和艺术神韵进行梳

理与论述，进而获取对其散文的整体感知。

一

汪曾祺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受到儒家传统文

化人文理想的熏陶，儒家传统人文精神可以说是汪

曾祺的精神命脉。人文精神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精

神，它关注人本身自我的主体性，关注个体的人自

由运用权利和自由发展情感意志，而人道主义则是

人文精神的内核，正如他在《我是一个中国人》一文

中说的：“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然接受中国

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影响。我接受了什么影响？道

家？中国化了的佛家———禅宗？都很少。比较起

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１］５３儒风儒骨

入世的人文关怀成为其审美理想之所在。作者的

这种悲悯人世的人文主体情怀必然会对作品创作

的主旨意蕴产生很大的影响，渗透在其诸多华彩散

文篇章中，使其作品拥有一份独特的儒家人文韵

致。他希望把生活中真实的东西、美好的东西、人

的美、人的诗意告诉人们，使人们心灵得到滋润，增

强对生活的信心、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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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人道主义不带任何理论色彩，很朴

素，就是对人的关心，对人的尊重和欣赏。

他的作品明显蕴含着强烈的悲悯情怀和人文

意识，蕴藏着严肃而淳朴的民间关怀。他的饮食散

文中，炒米、萝卜、豆腐、咸菜、豆汁、炒米、焦屑等，

都是不起眼的食物，其中很多是灾荒之年老百姓的

活命之物。这些吃食表现了作者对民间百姓生活

的关怀，对其当时艰难生活状态的思索审视，可以

说，饮食的背后是作者悲悯人世的人道关怀与思

考。这些饮食散文中隐藏了一些苦味，而这苦味恰

恰体现了他人道主义的温情、悲天悯人的情怀。汪

曾祺骨子里是入世的，虽苦味犹存，但不愿意流诸

笔端。他将哀愁隐藏得很深，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有

益于世道人心，能给人间送温暖，在苦中提升出典

雅的人间美，在慈爱的目光中永远流出纯澈的爱

意。除了饮食散文，在纵论文化怀念故人的篇章

中，汪曾祺更是直接挥洒人文精神，比如《金岳霖先

生》一文，透露出作者要求对人的价值慎重估定的

强烈呼吁，《林肯的鼻子》一文，作者倡导的是一种

平等自由博爱的人权精神。这类篇章无不与人文

精神要求关注个体的人自由运用权利和自由发展

情感意志的精神实质遥相呼应，显示出悲悯而温暖

的人道主义情怀。

中国传统儒家思想重人伦、重和谐，倾向于以

平和来展现艺术内容，在平淡中看出最深的喜悦和

悲哀。汪曾祺深得其中的真谛，他多次强调自己追

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汪曾祺上世纪８０年代
重返文坛，当时的中国正热火朝天地走向改革开

放，他深感现代社会的喧嚣与紧张，人们被忙碌所

包围挤压，于是，他凭借他独有的文化审美理想，从

小的视角锲入，写凡人小事，记乡俗民情，谈花鸟虫

鱼，述山水名胜，娓娓而谈，让读者感受文中那宁

静、闲适、恬淡的气韵，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

华。这不正是儒家心目中的和谐吗？

在汪曾祺看来，和谐是一种人生态度，一种生

命的圆润，也是一种审美的理想。和谐是其文章的

生命，和谐不仅是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

更是生命的和谐。自然永远是生命的基础，文学表

达脱离了自然，就会失去生命的气场。在其笔下，

一草一木总关情，他将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文关照，

寄托在植物书写中，充满声音、色彩、味道的生命描

述，洋溢着土地和汗水的鲜活生命气息。《葡萄月

令》从一月葡萄藤“冬眠”开始，一直写到十二月份

再次“冬眠”，展现给读者葡萄园中一年的劳动情

景，劳动充满了诗意与活力，人因为劳动而充满了

喜悦、激情和希望。《夏天》写了各种各样的花卉，

姹紫嫣红的花花草草，美丽而茂盛，显示了蓬勃的

生命力。《枸杞》中，其花、叶、果实皆跃然纸上，鲜

活可感，通篇洋溢着生活的乐趣。汪曾祺笔下的草

木植物，是其安放灵魂的绿色精神家园，他在绿色

海洋中徜徉，呼吸花木的清新芬芳之气，与天地精

神往来，以期寻觅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澄明之

境。其笔下，一山一水亦关情，《泰山片石》中，他涂

抹泰山云雾的灵动迷离：“雾在峰谷间缓缓移动，忽

浓忽淡，远近诸山皆作浅黛，忽隐忽现。早饭后，雾

渐散，群山皆如新沐。”［１］２１３以如诗画笔，描山雾忽

浓忽淡，绘群山忽隐忽现，雾散山如新沐，充满着诗

的意境。将儒家思想寓于澄澈宁静的山水间，以艺

术化的手法将山水游历中的见闻感受创设出自由

灵动、宁静悠远的艺术境界，这种境界对于现代人

是具有感召力的，以山水的灵性感召人的生命灵

性，人与山水和谐共生。汪曾祺对于和谐的追求，

是对世俗美与爱的张扬，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它

沟通了生活与艺术，显现的是高贵悯人的人道主义

情怀。

二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阿城、贾平凹、韩少功等作家
别开生面地提出了文化寻根的文学主张，认为文学

有根，文学之根应该根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

根不深则叶不茂，主张作家创作应从民族文化和大

自然中寻求精神力量。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深厚的

汪曾祺，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建构了其作品

的永恒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意蕴和美学价值。［２］

他对于民间文化的热爱，源于他的家庭。他生

在一个带有浓厚儒家文化色彩的开明之家。童年

时期，祖父教他《论语》、书法，祖母教他品味鉴赏饮

食文化。父亲是一位“通才”，琴棋书画无不精通，

还善做手工艺品，汪曾祺深受熏陶。这种父辈传递

给他的东方艺术及精神，无疑成为他日后创作的重

要素材。成年后，他曾多年从事与民间艺术密切相

关的工作，在中国民间艺术研究会工作过，当过《民

间文学》等杂志的编辑，这些经历无不促使他成为

当之无愧的民间艺术专家。汪曾祺认为“风俗是一

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风俗中保留了一个

民族常绿的童心，并对这中童心加以圣化，”［１］２８１反

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风俗使一个民族永

不衰老，对维系民族感情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民族

感情虽然抽象，但它通过风俗形式而得以丰富地再

现。他用一种客观的态度、宽容的情怀和开阔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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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来描绘我们民族的心理以及各地的风俗，以此让

我们了解我们的民族，热爱我们的民族。风俗即人

情，风俗可以成为人活动和心理的契机。［３］民俗当

中总有一种率性的人生现实，且蕴藏着民间社会民

众的情绪。在《胡同文化》里，胡同联系着北京，北

京又联系着北京人。胡同的“方正”，给北京人的生

活以及思维方式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作者通过

北京城表面格局的“方正”特色看到了北京人的性

格。从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次来看，民间文化本真

地反映了老百姓观察世相人情的独特心态，体现了

民间大众的心理情绪。

汪曾祺对各地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对民间故

事丰富的想象力和农民朴素的幽默诙谐颇为着迷，

并尽量将其写进了自己的作品中。正如孙郁所说：

“中国人平淡无奇的生活在汪曾祺作品里体现了一

种自然的、无冲动的、永恒的神力，它体现了生命自

身的含蓄、平稳的特征。”［４］在《岁交春》中，汪曾祺

写了家乡的一个“送春牛”仪式，即在立春日将穷人

制涂了有颜色的泥牛送到各家，还有人家将称为

“芒神”的小泥人供于神案上。在汪曾祺这样的懂

得民俗意义的人看来，这些朝山进香、敬神拜佛、免

祸求福的行为以及迎神庙会里面所表现的艺术文

化，恰恰是我们民族很重要的民俗文化。在《故乡

的元宵》《昆明年俗》《水母》《端午的鸭蛋》等文中，

他满怀兴致地描写了送麒麟、抖空竹、看走马、嚼葛

根、腌咸蛋等各种各样的节日仪式，字里行间亦洋

溢着生活情趣。汪曾祺的民俗散文以一种求知的

态度，谈风俗掌故，把自己所赏识者变现于文字间，

将自己的思想在知识与趣味中表现出来，独具魅

力。如《城隍·土地·灶王爷》中，以“祭灶”为例，

汪曾祺辨别了“祭灶”的起源，一路引经据典，谈古

论今。《豆腐》中，从种类上的北豆腐、南豆腐、豆腐

脑、豆花、水豆腐、臭豆腐、豆腐干到做法上的拌豆

腐、烧豆腐、扬州和尚豆腐、麻婆豆腐、昆明小炒豆

腐、沙锅豆腐及家乡的“汪豆腐”，整篇文章可谓琳

琅满目，做法、传说、典故让人目不暇接。

汪曾祺的民俗散文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

的民间美食散文系列。美食是中华民俗传承的载

体，在其笔下，吃不仅是人的一种生理需求，更是一

种文化一种境界。他在文中对各种民间美食如数

家珍，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美食民俗文化。汪曾祺生

于高邮，求学于昆明，蛰居于上海，下放于塞外农

场，后长期定居于北京，可以说，中国大江南北的生

活他都体验过了，如此丰富的阅历没有几人能企

及，这样的经历成就了他笔下各地美食的清明上河

图，展示了各地的美食民俗。《故乡的野菜》《故乡

的元宵》《端午的鸭蛋》承载了他记忆深处童年故

乡的温馨，《昆明的果品》《昆明的吃食》是他对昆

明的深情回味，《豆汁》《胡同文化》是老北京的市

井印记，《咸菜与文化》《食豆饮水斋闲笔》《吃食和

文学》《食道旧寻》等篇章在娓娓道来各地美食之

余还谈及美食中的文化底蕴。汪曾祺笔下的食物

从来没什么鱼翅海参、鲍鱼赤肚，有的都是些寻常

百姓家的日常吃食，是民间俚食。炒米、豆腐、萝

卜、咸菜、蚬子常常见诸笔端，这些民间俚食最能代

表汪曾祺亲近民俗的民间立场，折射出他对底层民

间的亲和力，对民间日常生活的挚爱，折射出老百

姓世事兴衰中的浓浓人情，寄兴叹于物事，寓哲理

于风情。

三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许多作家的散文才

情横溢，那坦率酣畅的激情、繁复华丽的意象，如春

华大地，万卉竞放，不由得你不动心。但也有另一

种散文，虽不大引人注目，但却十分耐人品读，仿佛

山谷里的幽兰，默默地吐露清香，动人于不知不觉

中，像润物无声的春雨，有着特别的情趣和深长的

情意。汪曾祺的散文便属于这一类，其散文好比杭

州西湖的龙井茶，看去全无颜色，喝到口里，却有一

股清香，令人回味无穷。行文舒展，娓娓道来，或抒

情，或叙事，或写景，或说理，都使人感到是那么恬

淡从容，舒徐自在，不摆架子，没有丝毫的浮、虚、

厉、躁之气，有一种真率亲切的本色之美。汪曾祺

的小品散文富有的这种本色生活思想的魅力，可以

说得益于其散文创作的手法。

汪曾祺善于将传统绘画思维融入散文创作中，

以画造境传情，随性灵动。他有深厚的传统美术修

养，绘画和书法两方面的修养尤其突出，因此，他的

散文让人产生一种对古代写意山水的感性的理解，

而中国写意山水回过头来又能图示其散文的审美

情趣。“气韵生动”这种传统绘画美学的命题，对一

些现代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在用文字刻画

人物、描绘自然时，往往努力追求“气韵生动”的艺

术效果。“意境创造”的理念，也深深影响了一些现

代作家，他们用文字创造的意境，往往有着强烈的

主观色彩，似是人间所有，又总非人间所有。汪曾

祺在其散文中常常以画意构图，很少大段的景物描

写，很少层层铺排感情，这使得其散文就像一幅写

意画一样，气韵生动，意境优美。《天山行色》中，他

以寥寥数笔就描绘出天池那如山水画般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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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池的水，碧蓝碧蓝的。上面，稍远处，是雪白的

雪山。对面的山上密密匝匝地布满了塔松，———塔

松即云杉。长得非常整齐，一排一排地，一棵一棵

挨着，依山而上，显得是人工布置的。池水极平静，

塔松、雪山和天上的云影倒映在池水当中，一丝不

爽。”［５］１３５这完全是一幅气韵生动充满意境的国画。

汪曾祺将传统绘画技艺用于新文学创作，以画入

文，其作品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为我们建构了一

个自由灵动、宁静悠远的艺术境界。

以随性灵动的语言进行创作，也是汪曾祺散文

的一大特色，他极其重视语言在文本建构过程中所

起的作用，认为“语言具有文化性”，“语言的美不

在一个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语言像

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

整体。”［５］２８２－２８４对语言功用的独特认知和重视，直

接影响了其作品语言的风格。语言随性灵动体现

在多方面，或诗化典雅，或通俗平易，或幽默风趣，

或妙用修辞。他以视角的独特、表现手法的细致、

感受的敏锐将旅途中景物山水描绘得如诗如画。

如在游览温州永嘉水仙洞时作《水仙洞歌》，“往寻

水仙洞。却在山之巅。想是仙人慕虚静，幽居不欲

近人寰。朝出白云漫浩浩，暮归星月已皎然。不识

仙人真面目，只闻轻唱秋水篇。”［１］２６０诗化典雅的语

言惟妙惟肖地描绘了山水风光、草木鸟石的同时，

亦绘声绘色地传达了作者对自然之美的赞叹与追

求。其语言随性质朴通俗平易而富有亲和力，舒缓

而有节制，常似拉家常般娓娓道来。其怀念故人的

文章《星斗齐文，赤子其人》《金岳霖先生》《老舍先

生》均已通俗口语写作，可以说是无技巧的技巧，每

一句话都源于作者内心的真实情感，从使这些他所

怀念的故人可亲可近。通俗直白的语言，在饮食散

文中也比比皆是，《胡同文化》中写道：“大腌萝卜

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

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虾皮熬白菜，嘿！”［５］１５８简

单的语言，饱含浓浓的京味儿，将老北京的吃食展

现在读者面前，无论哪个层次的读者都看得懂。汪

曾祺对幽默的见解是：“人世间有许多事，想一想，

就觉得很有意思。有时候一个人坐着，想一想，觉

得很有意思，会噗噗笑出声来。把这样的事记下来

或说出来，便挺幽默。”［１］２９０这幽默是生活化的幽

默，常常不动声色，无关影射与批判，能让人在读罢

莞尔一笑。《跑警报》中的“人生几何，恋爱三角”

的失恋者，侯兄送伞“贵在永恒”的故事，众人皆逃

难便有用不完的水，于是在警报中总是留守的煮食

莲子者和洗头者，有趣，好玩，面对灾难不在乎，读

者于笑中体会到我们民族生存的韧性。《端午的鸭

蛋》写到：“我在苏南、浙江，每逢人问起我的籍贯，

回答之后，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你们那里出咸鸭

蛋！我对于异乡人称道高邮鸭蛋，是不大高兴的，

好像我们那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１］１００字里行间

俨然有着孩童般的稚气，让人不经意地想笑出声

来。“不过，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

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

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

上。”［１］１００可见作者对于故乡咸鸭蛋的钟爱无与伦

比，语气中又带着自豪又带着骄傲的，读罢不笑都

难。汪曾祺的语言是多样化的，妙用修辞也是其中

之一，各种修辞的巧妙运用总能引起读者的无限遐

想。且看《葡萄月令》的语言：“树醒了，忙忙地把

汁液送到全身”；“葡萄藤舒舒展展，凉凉快快地在

上面呆着”；“浇了水，不大一会，它就从根直吸到

梢，简直是小孩嘬奶似的拼命往上嘬”。［１］８０其以拟

人的手法，表现了作者对葡萄的深厚感情，葡萄似

乎不仅仅是葡萄，简直就是他亲手拉扯大的孩子，

语气里满是疼爱、亲昵、揶揄。

总之，汪曾祺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在对中华传

统文化的执着坚守和有机继承下，形成了自己独特

的审美理想，并于动人的篇章中展现了中华民族的

民族传统文化内容，昭显了百姓生活，使读者感受

到了不同于以往文学作品的美学风格，而其以画入

文、语言随性灵动的散文艺术神韵，亦颇值得我们

反复品味。因此，昭显生活，随性灵动，无疑是汪曾

祺散文的最佳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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